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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来到贵州黎平时，正值冬天。满目萧瑟，寒

风冻人。可站在古色古香的黎平会议纪念馆

内，身是暖的，血是热的，内心是沸腾的。

黎平会议被喻为伟大转折的开端，遵义会

议的前奏。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有过

许多力挽狂澜的会议和行动。那些衣着简朴、

目光坚定的革命者，那支装备简单、一心为民

的红军队伍，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奇迹。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时光的流转中，

总会有一些足迹被岁月的烟尘所掩盖。”当这

个盛夏，穿行于长沙的大街与小巷，站立在沧

桑破旧的沈家大屋前，我不禁发出深深的喟

叹，并不由自主地，想起远方的黎平。

二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彻底

决裂，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转入低潮。在历

史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

瞻远瞩：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拿起枪

杆子，武装保卫革命……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

发，从此，星星之火燎原出蓬勃的红军运动和革命根

据地。在这两次著名起义中间，还有两次不可忽视的

会议：汉口的八七会议，长沙的沈家大屋会议。

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

义的总方针。随后，毛泽东、彭公达受中共中央

派遣回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决定在群众基

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8 月 12 日，毛泽东返湘，随即去长沙县清泰

乡板仓，与杨开慧一道调查农民的土地问题。

回到长沙后，又与韶山来的农民座谈土地问

题，草拟了《土地纲领》。

16日，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中共湖南省

委完成了改组任务。18日，会议继续在沈家大屋

举行。期间，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会议曾数

度转换地点，相继在长沙北门麻园岭苏联领事

馆、长沙北门朱家花园等地以不同形式举行。

由于形势危急，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许

多问题只能浅谈辄止，沈家大屋会议在某种意

义上是八七会议的继续和深化，既承上启下，

又具突破和引领的作用。

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

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

个 同 仇 。秋 收 时 节 暮 云 愁 ，霹 雳 一 声 暴 动 。”

毛 主席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对秋收暴动

有着生动的描绘。

《现代汉语词典》中，暴动的释义是：阶级

或集团为了破坏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而

采取武装行动。

暴动也是个艺术。每个暴动的制造者，对

于暴动必须如艺术家一样，要很细心去研究，

去组织，去发挥，去赏鉴，然后才能创作出一幅

优秀的艺术作品。如果说秋收暴动是一幅美妙

的杰作，那么沈家大屋会议就如同艺术家创作

前的精细构思，是指导暴动胜利进行的基石。

作为秋收起义的策源地，沈家大屋有足够

的资格赢得人们的注目。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就起义力量、起义旗

帜、起义区域和土地问题等作了重要发言，为起

义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的周密准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均在此肇始，并推动中国共产党最终走

上了一条实事求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四

年代的久远，时局的动荡，当年会议的相

关史料多已湮没。但循着一些散见记载回溯，

我们仍可拼凑出当时的情状。

那时，长沙城的上空布满阴霾，司门口的

电线杆上经常悬挂着共产党人的头颅。为了躲

避特务的追踪，参会党员们穿着长袍乔装成富

家公子，或摇着折扇，或提着鸟笼，从四面八方

来到沈家大屋“搓麻将”。打着玩乐的旗号，实

则密谋起义大计。

据《古城长沙》记载：“沈家大屋有三栋同样

大小的砖木结构，两层五开间的房屋，开会的地

方是中间一栋，前面有一空坪，房屋大厅呈八字

形，进门两边五厢房，经过一条过厅堂屋，两边

各有住房四间。”沈家大屋当时曾为中共湖南省

委机关驻地，毛泽东住在左边后排紧靠堂屋的

一间，夏明翰、谢觉哉等都在这儿住过。

又据史料记载和走访原沈家大屋翁姓后

人，翁瑞容介绍：“长沙市北门外原福寿桥小街

的西北方向约 80 米处……是我父亲翁子全的

一幢私房，它叫沈家大屋……也听老人谈过，

‘共产党人皆把你家当作秋收起义地’。”

沈家大屋当时的屋主姓翁，至于为何又叫

沈家大屋，如今已不得而知。

在长沙“文夕大火”中，沈家大屋损毁严重，

改成了染房。解放后，这里又被改成织布厂，

1954年被省仓储公司征用，权属几经变动。1972

年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长沙市

人民政府在此处设立了沈家大屋故址纪念碑。

时光荏苒，雨雪风霜，大屋的面貌被侵蚀

改造，变形得非常厉害。目前旧址改成了一家

饭店和公共厕所，还有一部分成了废品收购

站，只遗留一口水井、部分墙壁和基脚。

静默矗立的沈家大屋如同一位耄耋老人，

头白了，牙掉了，身形佝偻了，眼睛浑浊了，但

最珍贵的记忆，却会一直在心头悸动。她永远

不会忘记 94 年前的那场邂逅，如初恋般清晰纯

粹，一眼便是一生啊！

五

黎平有“黎民百姓，平安幸福”之意。翘街，

整条街两头高中间低，很像一根扁担。漫步翘

街，红军遗迹四处可寻，如红军广场、黎平会议

会址及纪念馆等。于熙熙攘攘、烟火红尘之中，

令人忆起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岁月，更加感恩今

天的幸福生活。

历史不应被遗忘。因一个会议，人们记住

了黎平这个位于黔东南的少数民族边远县。作

为沈家大屋会议主会场的沈家大屋，是不是也

应该让更多人认识并铭记？铭记曾经有一群青

年，在革命前途暗淡的时刻，以大无畏的品格，

在这里慷慨陈词，运筹帷幄，挥斥方遒，探索中

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当年匆匆的脚步，乔装的面容，激昂的主

张，迸溅的思想，是火种，是养料，是中国革命

的助推器。党史专家认为，长沙建党时期革命

遗址相对较多，但土地革命红色遗址不多，沈

家大屋会议旧址因而尤显珍贵。

城市发展的脚步滚滚向前，如何在现代化进

程中对沈家大屋这个红色纪念地予以挖掘、保护

与传承？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据介绍，长沙

市开福区正在华夏路和潘家坪路按规划进行拓

改和拆迁，原沈家大屋旧址基本在路幅红线内。

这是良机，一旦错失，沈家大屋将终成历史。

值得高兴的是，省委、市委、区委领导高度

重视这件事，沈家大屋恢复修缮方案正在积极

酝酿中。是原址修复兴建？还是在原址上建设

红色纪念公园（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和小型纪

念场馆？有待专家具体论证。

是否可以展望，在不久的将来，长沙市又

将增加一处红色打卡地——沈家大屋会议旧

址？这是美好的愿景，祈盼早日成真。

陈惠芳

领头雁

衡阳有座回雁峰。

衡阳有个刘道衡。

“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

从衡阳到长沙，

从雁城到星城，

一只领头雁，盘旋了十年。

白区，白色恐怖。

中央特科布点，布网。

“仅存硕果”的湖南情报网，

像黑幕中的一颗孤星。

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火种。

在浩浩人脉中，开辟密道。

隐蔽的光，随着余波荡漾。

饥馑时分，抓紧了最后一点口粮。

雁南飞。雁北飞。

南岳七十二峰，在云遮雾罩中坚守。

祝融峰如人。岳麓山如人。

刘道衡有前世，也有今生。

统战英雄

为民族而奔走，

为和平而奔走，

为统一战线而奔走。

刘仲容，一个湖南桃江人，

奔走于大江南北。

台前幕后，片约不断。

立足桂系，是大片。

李宗仁“特使”，从西安到延安，

将抗日救亡的鸿篇写在大地之上。

西安事变，跌宕起伏，

导演、主角、配角，演绎了百般技艺。

周旋桂系，是大片。

白崇禧的“亲信”，从桂林到重庆，

将和平解放的巨著写在大地之上。

矛盾高悬。以此之矛攻彼之盾，

以此之盾防彼之矛。

桃江河水深千尺，

不及仲公爱国情。

是否记得延安凤凰山的“窑洞对”？

是否记得重庆红岩村的“卧底计”？

天下大事，天下走势，

在掌中，在心中，

更在无数默默无闻者的脚步中。

金银铜铁

线上线下，都是风度翩翩。

无名英雄，也是一表人才。

龚饮冰，喝了湘江水的长沙人，

有了大江大河的气度。

他是金。

在北，在哈尔滨，在秘密交通站，

掩护战友出境入境。

在南，在两广，在战火硝烟处，

参与百色起义，创建红军。

他是银。

他是西装革履的商人，

是中国银行的先驱，

是党的经费的“守护神”。

他是铜。

他是佛教居士，

是身披袈裟的地下工作者，

是毛泽东笑称的“和尚部长”。

他是铁。

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隐蔽战士，

是宠辱不惊的硬汉，

是掉光叶子也要伸向天空的树枝。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龚饮冰，金银铜铁的龚饮冰。

饮的是冰，是严寒中的冰，

吐出来的是火，是胸腔中的火。

登雨花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一曲《登幽州台歌》，余音绕梁。

多少楼榭台阁，消逝在茫茫烟雨中。

多少仁人志士，倒伏在楼榭台阁上。

雨花台，不是台，

是山冈，是血染的标高。

雨花台，不止一百米，

是不断上升的景仰。

雨花台，不止三千年，

是永远解不开的情结。

雨花台，雨花、泪花、血花交织。

悠悠天地，登台告别。

一百个湘人有谢士炎。

一千个湘人有谢士炎。

一万个湘人有谢士炎。

“北平共谍案”中的北平五烈士，

黎明前，留下了悲壮的大合唱。

从衡山到雨花台，不问归途。

从抗日英雄到谍战英雄，不问来路。

将门之后，入了红色之门。

将门之后，亦是一腔忠烈。

谢士炎作古，已是千古者。

谢士炎有后，自有后来人。

大力水手

漫漫长征路，敌方围追堵截，

红军不断破圈。

三军用命，势不可挡。

滚滚洪流中，军委二局像忽隐忽现的风帆，

曾希圣像大力水手。

从资兴走出的读书人，

弃了课本，去读“天书”。

没有浓浓的书香，遍地是战地黄花。

一路向北。成千上万牺牲者的姿势，

被破译成大地的波纹。

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就是这样的旷世奇迹。

用兵如神。

用了曾希圣这样的兵，

有如神助。

千里眼，望断了雪山草地。

顺风耳，听穿了血雨腥风。

从此岸到彼岸，

披挂着风浪的大力水手，

安息在平和的一角。

掌心中，还有密码。

眉角上，还有电波。

破译三杰

从龙潭三杰到破译三杰，

三！三！三！

三生万物。

万物，生生不息。

请军委二局列队，点名：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

三枚红星奖章，

挂在了三位破译高手的胸前。

请长眠的英雄检阅，

这些雪山草地，这些滴滴答答的时间，

接受后世的注目礼。

邹毕兆，来自湖南新邵的红小鬼，

二局破译科的新手，

一路长征，一路破译，

成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北上，北上。

借来的铁扇，借风，更生风。

听一曲“二进遵义”，

看一台“四渡赤水”。

好戏连台。

幕后导演在瞬息万变中，

练就了三头六臂。

被破译的密码，累积，

也是一座高峰，也是一座丰碑。

插旗的人

仿佛，战时的重庆，

大街小巷，还在回荡报童的叫卖声。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

花开有序，一纸风行。

童言无忌，意味深长。

《新华日报》在手，

《扫荡报》在手，《中央日报》在手。

《新华日报》像插在国统区的红旗，

独占鳌头，屹立九年。

熊瑾玎，这个长沙人，这个报馆老板，

就是插旗的人。

插旗的人，也是掌管钱袋子的人。

搞酒店，开钱庄，办商号，

一心为党，开源节流。

插旗的人，也是阔绰的“吝啬”人。

囊中羞涩的父亲，

无力医治重病的孩子。

有多少扎心时分，不可重现。

有多少儿女情长，不会重来。

插旗的人，

将自己插成了一根旗杆。

不摇，不动，不动摇。

且看为人

前有张唯一，后有陈为人。

为了保卫中央文库，

生死接力。

年轻的江华人，

将生命定格在 38 岁。

曾经有怎样的胆识与体魄？

穿越严寒与封锁，傲立风雪。

重任在肩。

一个精壮的汉子，

熬成了春蚕与蜡炬。

翩翩少年，胸怀大志，且看为人。

热血青年，深入虎穴，且看为人。

从五四运动走来，

从满洲省委走来，

驻守在绝密的深处，

化为绝密的一个章节。

且看为人，

且看隐蔽战线的陈树湘。

后卫的后卫，

没有退路，也不曾退却。

血肉铸就的阵地，

树大根深。

大“象”无形

一头大“象”南下，

一头大“象”还乡。

代号“象”的周竹安，

怀揣秘密使命的地下党，

回到了长沙，回到了湖南。

以湘绣商人的名义，

做一桩特大的“买卖”。

促成湖南和平起义，

好大的一个局，好大的一盘棋！

血与火浸泡的家乡，

要呈现锦绣一样的河山。

隐蔽的地下电台，

是长沙郊区的一颗心脏。

供血，护心。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一个人，一群人，

悄悄地调转了长沙频道。

湘江作证。

饱受战火的土地与人民，

寻觅着和平。

曾经的背面，曾经的阴暗，

转过身来，也有容光焕发的一面。

龙潭虎穴（组诗）

——献给建党百年隐蔽战线的湘籍战士

汉诗新韵

邓建华

后院，是物业特别交代过的，谁家使用，就谁家

来打理。

看着扯不尽的野草，老陶就有点急。有个邻居建

议，你可以请乡下老弟背个喷雾器来，打上一两遍百

草枯，不就清清澈澈了？老陶不是没想过，只是他看

见草丛里，总有三五只肥嘟嘟的癞蛤蟆，就下不了这

个决心。

唉，让这些癞蛤蟆死在自己手里，怎么行呢？只

要活着，万一它们哪天吃到天鹅肉了呢？

老陶就到一家杂货店，选了把锋利的镰刀。没办

法，还是和野草硬拼算了。乡村出来的，砍柴、打青、

割牛草做过那么多年，这个业务还不熟？

星期天一早，老陶就上岗了。有风吹过，满院杂

草起起伏伏露珠滚落，一只有点“资历”的癞蛤蟆趴

在那闭目养神。老陶一脚将它拨开，它一泡尿就撒过

来。

老陶骂道，你还成精了啊，惹不起了？信不信我

把你给逮住、剖开、晒干、磨粉，送给患癌的黄十万去

泡水喝、煎蛋吃？

癞蛤蟆可能是真的听懂了，一转身，就跳走了。

老陶一笑，摸支烟点着，准备开镰割草。镰刀刚举起

来，老陶突然就僵在那里。

我的天，这是什么？

两小只！两小只……黄鼠狼？它们毛光水滑立着

行走，相互攀着肩，眼还四处睃。不知道它们在找什

么宝贝，不知道它们在看什么稀奇，根本无视眼前这

个大活人——这个拿一把锋利镰刀、满脸胡茬的五

大三粗的老男人。

它们不疾不徐，在老陶的脚边走过去。对，不是

溜过去，是走！在一个没有盖好的下水道口，它们保

持着嘻嘻哈哈的样子，逗留了片刻，直接就下去了。

城里为什么会有它们？听说是乡下好多年都难

看见。老陶记得，还是自己八九岁的时候看见过这样

的家伙。

那天早上，他到黑狗坡的高岸田去捡田螺，妈妈

喊他回家吃饭。他突然看见，抽水渠里有一只这样的

精怪在试图跳上来。他听妈妈说过，这家伙是偷鸡高

手，还特别记仇。要不你就别打，要打就给打死。他的

斗志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拿起湿漉漉的田螺当炮弹，

狠狠发起攻击。那精怪被他打得窜起老高，伤痕累

累。眼看就可以抓到手了，可刚刚靠近它，它突然爆

发出一串串臭屁。那个臭啊，是让人一辈子都不能够

忘却的味道。就这样，在老陶还是小小陶的时候，猎

物没有逮到，白白损失了一桶子田螺，还被臭了个半

死。后来，连身上那套衣服都没法穿了，洗了三五回，

臭味像是除不掉。

想不到啊，几十年后，在城市里，居然还能够碰

见这些家伙。

老陶再点一支烟。他要好好想一想，刚刚那两小

只在想什么？它们从哪来的，往哪里去？是自己先住

这里，还是它们先住这里的？

老陶狠狠吸了一口烟。他要好好想一想，刚才为

什么没有想法，让它们试试镰刀是否锋利？只是看着

它们，从容不迫地走开。它们还会来吗？它们听说过

田螺的故事吗？

哦哦，难怪，这里草多树杂，没有见到蛇和老鼠，

是因为有它们在？

烟吸完了，老陶没了割草的兴趣。

他慌慌张张地回到屋里，洗手，收拾镰刀。他要

再好好想想。

这时候，响起来敲门声。老陶把门打开，两个小

孙子欢呼雀跃进来。

星期天，他们到爷爷家来打闹了。两小只相互攀

着肩，眼还四处睃，找寻有什么好东西吃，有什么东

西好玩。

老陶心一惊，突然就明白了，自己刚才为什么没

有挥舞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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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措·里耶古城
邓德林

千年沉睡井泉中，万片简牍重。

明月秦关犹在，风烟何处寻踪？

车辙通轨，度量衡称，书篆同宗。

穿越时光隧道，古朴依旧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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